
11
2022年12月16日 星期五
版面编辑：王小波 责任编辑：田恬
电子邮箱：hbrbds@163.com

新主流影视的审美突围与价值突破
□ 周思明

魏晋玄学视角下的《论语》研究

关于精神，关于救赎 ——读李浩中篇小说集《乡村诗人札记》

数字化冲击下传统
期刊人的坚守与突围
——评鄢元平长篇小说《穿左门走直道》

诗词里的江南韵
——评萧耳长篇小说《鹊桥仙》

近年来，新主流影视创作异军突
起，形成了一股强劲的冲击波，凸显了
一定的美学高度与思考深度，呈现了
一股令人欣喜的“刷屏”态势。新主流
影视是对主旋律的弘扬，但它们不再
是既往那种单向度的主题强化，而是
同时兼顾艺术价值的探索和商业元素
的开掘，使之既有社会价值又有市场
效益。正是这种创作实践，推动了更
符合新时代观众审美需求的文艺创
新，从而实现了影视创作审美突围与
价值突破。

新主流影视作品具有突出的思想
性、艺术性、观赏性特征，原创是新主
流影视臻达精品的基本前提，创新是
新主流影视恒久不变的追求。随着人
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观众期待影视
艺术家们能够以充沛的激情、生动的
笔触、感人的形象创作出更多优秀影
视作品，而新主流影视创作者正是在
继承传统基础上大力创新，才适应了
受众的观赏需求。创新是在继承传统
艺术本质属性的基础上，根据新时代
变化了的受众审美需求，进行必要的
改革和新颖的独创。新主流影视创作
是一种突破了传统边界，融会各种现
代艺术形式的产物，是由观念、情感、
审美意识与具象、意象、情节等叠加而
形成的创意佳构，具有润物无声、成风

化人的神奇力量。其中，思想性是其
筋骨，艺术性是其血肉，观赏性是其肌
理。只有筋骨遒劲，血肉丰满，肌理细
腻，方为艺术之上品。新主流影视创
作彰显了创演者特有的睿智，生动形
象的表述，营造润物无声的审美艺术
气场，并用这个强大的气场来感染
观众。

新主流影视之所以广受欢迎，其
奥秘就在于创作者勠力践行影视工业
美学原则。新主流影视培养和历练出
了一批符合普通观众尤其年轻观众消
费愿望的创作者。诚然，古典艺术、古
典美学中那种不食人间烟火的阳春白
雪之美，也是部分传统观众所需要
的。但是，新时代更需要有像新主流
影视这样雅俗共赏的艺术佳构。随着
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融合的不断加
深，中国影视工业走向世界已成为必
然和必须。在此过程中，具有美学新
质的新主流影视无疑是中国影视业做
强做大的战略创新。这一新型创作思
路和实践，必将大大推动更符合社会、
时代和市场需求的国产影视工业的繁
荣发展。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要求文艺创
作要运用美学的、历史的原则，创作出
具有较大思想深度的历史内容和莎士
比亚化戏剧情节的生动性作品。广大

文艺工作者应该用美学的、历史的、艺
术的、人民的观点，创作生产更多思想
性、艺术性、观赏性统一，有筋骨、有道
德、有温度，既能在思想艺术上取得成
功，又能在市场上受到欢迎的文艺精
品。新主流影视创作正是遵循上述原
则所进行的有效艺术实践，其坚决抵
制无底线的“戏说历史”，无节操的“歪
曲历史”，无节制的“重构历史”，主张
以严肃的、活泼的、新颖的、创新的内
容和形式刷新作品面目。比如，徐克
导演的影片《智取威虎山》，不仅价值
观、历史观积极正确，同时也融合了战
斗片、悬疑片、黑帮片等多种类型元
素，因而颇具吸引力。而《觉醒年代》

《功勋》《人世间》等新主流影视精品，
将个体人生与国家民族故事有机结
合，将中国社会各领域中“普通人”的
故事镶嵌进国家发展历史洪流中，生
动诠释了个体命运与国家命运之间不
可分割的关系，呈现了人民创造历史
的朴素真理。

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是新主流
影视的突出特征。无论是表现历史人
物，还是表现普通民众；无论是表现战
争时期的作品，还是表现和平时代的
作品，新主流影视都依循以人民为中
心的创作导向，回答人民群众的社会
关切，以表现他们的喜怒哀乐、生老病

死、柴米油盐的生活为己任。所具有
的审美思想共同点是对世相刻画的真
实生动，对人性刻画的鞭辟入里，对人
心体察的细致深入，进而凸显出对生
命的尊重。比如《我不是药神》《人民
的名义》《山海情》等影视作品，就具有
突出的现实主义精神。可以说，现实
主义精神是新主流影视创作生生不息
的内在动力，是它们能够穿越时空传
递人类文化薪火的力量保障。

新主流影视不仅掀起了视听热
潮，同时也推动了文化实体经济，所产
生的眼球效应、符号价值与思想启迪，
对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及国家文化海
外推广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我
们高兴地看到，以《我和我的祖国》《我
和我的家乡》《觉醒年代》《功勋》《人世
间》等为代表的一批新主流影视创作，
极大地带动了中国影视剧的质量提
升，迎来了国产影视创作的新时代。
可见，新一代编、导、演力量正在遵循
或建构着一种新的影视工业美学，践
行着视听艺术工业美学的核心思想，
即在新的影视产业观念统领下，高度
尊重影视艺术规律和新时代观众的文
化需求，既服从影视工业化生产机制，
又合理表达影视艺术与消费市场的诉
求，在思想、艺术和商业间寻找某种平
衡的创作机制。

□林 凯

在《论语》研究史上，魏晋南北朝
是一个成绩斐然的时代。据朱彝尊

《经义考》统计，这一时段研究《论语》
的专著有 84部之多，远超其前汉代的
18部、其后隋唐的 12部。魏晋玄风流
播、视野超脱，研究《论语》不乏独到之
处，但具体面貌究竟如何，有哪些不同
往常的精彩见解？河北大学哲学系副
教授王云飞的新近力作《魏晋南北朝
十二家〈论语〉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2022年1月出版），为这些疑惑
作出了解答。

此书最突出的特点是布局全面。
魏晋南北朝《论语》研究专著大多亡
佚，除魏之何晏《论语集解》、梁之皇侃

《论语义疏》得以完整流传，其他皆为
残篇。清人马国翰辑得其中三十一
种。而在这些残篇之中，唯“十二家”
体现出典型的玄学特色：王弼、缪播、
缪协、郭象、李充、江熙、孙绰、殷仲堪、

张凭、沈居士、顾欢、太史叔明。这便
是今人所能见到的、代表玄学盛时影
响的《论语》注基本面貌。王云飞在书
中全面探讨了“十二家”《论语》注残
篇，完整展现了玄学盛行时段《论语》
注情况。

此书分上、下篇论述，上篇两章十
二节，分别对应研讨“十二家”残篇文
本；下篇三章，尝试引申探讨三个相关
问题。本书重心放在上篇，对“十二
家”文本进行分类、溯源与解读：一方
面，作者以玄学关键词为标识，将每家
注释内容进行分类探讨，凸显其特有
的玄学特色；另一方面，在每家的具体
探讨中参以汉魏六朝其他注家的不同
注释，纵向比较，展现该家注释的继承
与创见。经此一番纵横分析，读者得
以全面领略玄学思潮如何在话语与思
维上影响当时的《论语》注释。

此书分析深入而详尽。除开王
弼、郭象和李充，“十二家”中大部分材
料未见专门研究，故此书对其他各家
的研究，开创之功自不待言。而更为
难得的是，即便是首次论述，作者又能
以其厚实的思想史积累，探赜索隐，将
各家研究推进到可观的深层。书中，
作者详细探讨了西晋缪播的《论语》
注，缪播之注仅存十四条，材料有限，
却在语词使用上体现出明显的玄学特
色。作者抓住缪播使用的“崇本弃末”

“理”“极”等玄学关键词，将这些材料

进行分类，进而分析其所内含的本末
思想。在具体分析之中，作者一方面
从玄学思想史角度，将其本末思想与
王弼、郭象对照关联，揭示其中的影响
与继承；另一方面又从《论语》学视角，
将其具体注解与郑玄、王弼、皇侃等相
关说法进行比较，彰明异同，凸显缪播
解释的独到之处。有限的残篇文段被
置于宏大的思想史背景之下，生发出
丰富的意涵。这样的研究就不仅仅停
留于材料整理与基础解读，而进一步
在思想史脉络中为缪播确定了位置，
突出了其独有的理论价值。在其他首
次研究的缪协、孙绰、殷仲堪等《论语》
注中，作者这一论述特色均可见到。

此书另一值得提点之处是最后一
章对“子在齐闻《韶》”典故注解的历代
梳理。今人解读“子在齐闻《韶》”章，
多主“赞美说”，即认为孔子“三月不知
肉味”是因为沉浸音乐之美。但通过
对历代《论语》注在该处相关注解的梳
理，作者指出，“赞美说”的流行实由宋
代朱熹的集注助推而成。在此之前，
古人实有“赞美说”和“伤心说”两种看
法。汉人注解偏重“赞美说”，但在魏
晋南北朝《论语》注疏界所流行的却是

“伤心说”，也即齐侯奏《韶》实乃僭越
天子之礼，孔子有感于“礼崩乐坏”而
伤心，故致食肉忘味。宋代以前两种
说法相互竞争，有一定的均衡之势，但
在程朱注解流行后，“赞美说”占据主

流，“伤心说”这一独特又不乏合法依
据的见解逐渐被遗忘。这一注解历程
的梳理，既展示出《论语》注传播过程
中不同话语力量的竞争，又提醒今人
魏晋南北朝《论语》注存在不少独到创
见，由于种种原因而被埋没，但值得再
次从有限材料之中将其发掘出来。

当然，书中某些细节的观点还有
可商榷的余地。比如该书在分析王弼

《论语释疑》时认为，王弼以老子为圣
人，高于孔子。这一观点与目前认为
王弼以孔子为圣人的主流看法不同。

此书对魏晋南北朝《论语》注中关
切玄学的辑佚文本，进行了全面而详尽
的梳理、归类和分析，并且作者善于结
合思想史进行分析，将相关研讨深化推
进。在很大程度上，该书还为玄学注

《论语》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
当代的经典诠释以义理发微为

宗，始终考虑如何综合古今中西不同
的理解视角，充分发挥其对当代生活
的意义。而在可以资用的中国古代义
理资源上，魏晋时代的玄学注《论语》
是仅次于宋学注《论语》的另一重要视
角，其所拥有的儒道综合之开放视野、
独特之问题意识，以及“得意忘言”的
诠释方法，无不对当下理解《论语》具
有重要启发。王云飞此书已将玄学注

《论语》的具体局面打开，不难想象，后
学如若借鉴该书的成果，必然可有所
作为。

□胡永良

读完当代小说家、鲁迅文学奖得
主李浩的中篇小说精选集《乡村诗人
札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2 年
8 月出版），可以看到，中篇小说完全
能够穿透所谓的“故事”，直抵时代的
精神处境。正如篇名中借用“札记”
一样，李浩在他的诸多中篇小说中都
故意将“故事”揉碎，将原本线性发生
的“ 故 事 ”变 成 时 间 与 空 间 的 混 沌
体。这种混沌体的繁复性，使它具备
比线性“故事”更丰富的意味性与指
向性。

在这里，李浩让它指向了时代的
精神处境，指向了心灵的救赎。童年
伴随着呵斥、责骂和常常不期而来的
暴力，加上自己“捡来的”身世终被暴
露，刘义超已无可挽回地受到了严重
的心理创伤。当青春期的反叛意识得
以增长，刘义超的反抗终于在父亲刘
建亮醉酒睡熟的一个夜晚爆发了。从
此，父亲成了他随时可以拿捏与报复
的对象，他自己则成为当地臭名昭著
的地痞。父亲其实也是可怜之人，他
没有妻子，在村里不受待见，醉酒、打
儿子似乎是他存在感的唯一表达。

《故，事》里这样一种没有血缘关系的
特殊父子，经受不住生活的磨损。父
亲将生活带给他的“恶”无端地传导给
了儿子，而儿子又将这份“恶”传导给

了社会，并重重地反射在父亲身上。
小说的最后，在等待审判的日子里，口
口声声巴不得儿子被枪毙的刘建亮，
趁天擦黑悄悄地前往县城为儿子送去
被子。在这里，我们分明能看到，尽管
儿子对他无恶不作，但他心中的善念
并没有完全熄灭。

而《乡村诗人札记》中的父亲，作
为一个乡村诗人，面对的则是另一种
精 神 的 困 守 与 突 围 。
一个阳春白雪、精神高
蹈的诗人，落入骨感、
世俗、狡黠、混杂的世
界，乡村环境与诗人性
格之间的巨大落差，构
成了小说本身强大的
张力。上世纪八十年
代，是一个精神至上的
时代，诗歌与抒情占据
了精神生活的至高点，

“我的父亲”无疑得到
了那个时代精神的濡
染。他身在乡村小学，
精神世界却在县里，在诗歌里。“父亲”
坚持在本不适合诗人生长的土壤上扎
根，注定了他要面对种种嘲弄，面对生
活中的种种捉襟见肘，面对市侩规则
对他的不断侵蚀与挤压。尽管“我的
父亲”在县报上发表过两首诗，但他还
是被重重的现实所围困，最终，放弃了
写诗，进入了麻将室。这是一种精神

的死亡。他最后用写春联的毛笔在红
纸上写下最后一首诗，然后又独自静
静地用墨汁将红纸一点一点涂成了黑
纸。诗人“父亲”在乡村的水土不服，
无疑是八十年代的狂飙精神在九十年
代商品经济大潮下的命运写照。《乡村
诗人札记》戏拟诗歌的结构，固执地以

“我的父亲，李老师，是一个乡村诗人”
作为每节的开头，在重叠反复中构成

一种诗的节奏与意蕴，
既与小说主题相呼应，
与主人公内心世界相
映衬，同时也在字里行
间流露出反讽的意味。

这种精神与现实
的纠缠、扭打，是李浩
小说中时隐时现的一
种景观。

《藏匿的药片》中
的菡子，则时时感到周
围的人、事、环境对她
精神的侵蚀。丈夫的
不忠、每天在药房接触

到的患者、同事的爱情悲伤，让她陷入
一种如梦似幻的恍惚。她小心地维持
着精神世界与眼前现实之间的平衡，
企望自己从这个世界抽身藏起来。当
同事于燕自杀的消息传来时，她勉强
维持的精神与现实之间的平衡被打破
了。平心而论，菡子其实有一颗强大
的心，她一直在对自己进行极力营救，

这种努力就像暗夜中的一束亮光。
在《为了，纪念》中，诗人雷马看上

去是内心强大的精神生产者，自负，充
满生命力与创造力。上世纪八十年
代，雷马因为诗歌而受到膜拜，因为诗
歌而获得爱，也因为诗歌掩盖了他的
放浪与桀骜。他是他那个时代生活的
中心。当市场经济大潮来袭时，敏感
的雷马立马觉得“诗人应当是时代的
弄潮儿，他必须最早地感知水的冷
暖”。从此以后，诗人雷马结束了，商
人雷马粉墨登场。后来，雷马因为经
商失败而坐牢，出狱之后的他拿着一
叠诗稿来找“我”，但很显然，对于诗歌
他已经力不从心了。平庸的诗作见证
了他才华流失后的心灵干涸。雷马是
被物欲裹挟而迷失自我的优秀诗人，

《为了，纪念》也是诗歌时代的一曲
挽歌。

书中八部中篇小说的排列次序，
似乎也体现着作者的独具匠心。从前
至后，它们逐渐由大地飘向天空，前三
篇还在现实主义的大地上求证人世的
变迁，后面数篇则逐渐向遥远的天空
飘逸。从《变形魔术师》至《夏冈的发
明》《丁西，和他的死亡》，作者制造着
诗一般的隐喻，将读者不断移往科幻
的世界，带进狂欢的地带，送入缥缈的
星空。也许，这就是小说本身所追求
的效果：带读者离开自己熟悉的地方，
去寻找精神的新领地。

□任蓉华

一份优秀报刊的背后，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媒体人在负重前行。知名作家鄢元
平新近出版的长篇小说《穿左门走直道》（作家出版社2022年11月出版），讲述了数
字化冲击下传统期刊《侠世界》由鼎盛转向衰败，然后在一群敢想敢为的期刊人不
懈奋斗中，坚守本业、突围求变、走出困境的动人故事。

鄢元平深耕传统期刊行业三十余年，有着深厚的从业经验和感受，或许正因如
此，才使他塑造了龙昆仑、王道、江一石、杨柳等一系列个性鲜明的期刊人形象，用
合情合理的情节编织期刊人的爱恨悲喜，再现了改革开放后中国传统期刊界的发
展剪影。小说故事跌宕起伏，其中既有错综复杂的市场竞争，也有职场倾轧的尔虞

我诈，以及团队、个人所面临的艰难抉择，时而剑拔弩张、
如至绝境，时而峰回路转、柳暗花明。该书名字中的“门”和

“道”，指的不仅是职场之门、涅槃之道，更代表了一种职场
理念和人生信念。

“霸气”是龙昆仑身上的标签，他视亲情、友情如纸一
般薄，将一切都倾注于工作。作为掌门人，龙昆仑赶走了阻
碍期刊社发展的旧势力，提拔了一批年轻有为的生力军，
使社内面貌焕然一新，造就了《侠世界》的辉煌。然而，无数
次的成功也使他形成了固执己见、刚愎自用的作风，网络
浪潮席卷之下，他拒绝改变，甚至做出了社内“禁网”的荒
唐举动，并滥用权力打压异己。正是因为他思想上的僵化，
不再契合团队发展，最终使其几乎陷于众叛亲离的境地。
与之相对的，是圆融的王道。虽然入社较晚，但王道善于变
通，懂得顾全大局，对身边同事常怀一颗宽容之心，以更灵
活的工作方式维护期刊社的利益，在诚信和良善的底色下

顺应时代潮流。“野心勃勃”的杨柳、“执拗”的江一石与王道既是同事也是大学同
学，曾因市场理念、为人处事的观念不同，而逐渐产生了隔阂以至于形同陌路。后
来，当期刊社走向衰落之际，他们又各怀目的集结到了一起，联合抵制龙昆仑，努力
把《侠世界》从泥潭的边缘拉了回来，并渐入佳境……

高歌猛进时的“一身转战三千里”，数字化冲击下的“拔剑四顾心茫然”，艰难转
型时的“不畏浮云遮望眼”……小说在重叠交织的人物关系中，展示了复杂的社会
现实。作为同一个团队的成员，他们既惺惺相惜，也工于心计；既胸怀大志，也投鼠
忌器。然而，内心的笃定，让他们绝不轻言放弃，在不断地上下求索中，迸发智慧火
花，留下奋斗脚印。见微知著，解构宏大主题之外，传统期刊人几十年的风雨沉浮，
在小说中得以呈现，有艰辛，有心酸，也有温暖。

道可道，非常道。商无常道，穿过“左门”应走哪条道？小说最后，王道接替龙昆
仑成为期刊社的新一代掌门人。对此，龙昆仑写下了“穿过左门走右道”的赠语，王
道却将“右”改为“直”，一字之别，折射出不同的价值追求与人生格局，也成为决定
他们人生意义的分水岭。

时代推动了传统期刊的转型进程，同时也改变了一些期刊人的人生走向。《穿左
门走直道》即是对这段历程的真切记录，热血辉煌也好，艰难抗争也罢，都在命途的
一个个“沸点”中升腾，化作对时代的深刻思考。诚如传统期刊人邱牧读后所言：“小
说像是在写我们人生中一段最刻骨铭心的记忆。我们是亲历者、观察者。换句话说，
我们不是书中的人物，但我们和他们是生活在一处的。不是‘他者’，而是真的我们。”

□白羽洁

塘栖是江南十大名镇之一，《鹊桥仙》（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年4月出版）讲述
了塘栖镇的“小世界”。作者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陈易知、何易从、靳天、戴正等一
批儿时同伴讲起，从少年讲到中年再回忆起少年，模糊掉明确的时间线，今夕叠映，
踏入时空的“虫洞”，三线交织映照，共同构成萧耳笔下的江南和背后的大时代。清
淡雅致的家常气、被淡化的冲突和故事线、江南文学的独特韵味，引领读者细细品
读身边人、事、时、世的更迭变幻。

为什么题名“鹊桥仙”？“桥”是重要的意象，不论读者是否熟悉江南，但一闭眼，
脑海中不由自主浮现出的就是小桥流水人家，孩子们在桥上跑跑跳跳，情侣手牵着
手漫步在桥边，老房子映在澄澈的河水中，江南小镇的味道就这样涌现。“鹊桥仙”
首先是词牌名，与“鹊桥相会”的神话有关，爱情是小说中表现人物生存状态很重要
的一枚棋子，不同人对待爱情的不同态度被“仙”字盘活，又俗又仙，既指小镇也指
人，有人永远高洁地守着自己的心愿，也有人为了目的放弃最初的自我。“鹊桥仙”
托起了主角这代人的状态和浮在生存之上的东西，从“织女七夕当渡河，使鹊为桥”
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当何易从这一代人回望鹊桥，却已无归
路，只能在回忆中重温伤痛和情谊。如果“鹊桥仙”给小说定了基调，那散落在文中

的诗词便与它同奏共跫，诗构成画，画谱写诗，诗词造就萧
耳笔下独特的江南。

“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诗词抒写着乡愁，
恰因昔日生活变得触不可及，物是人非，人才无比怀念过
往。小说中戴正、陈易知、何易从几人多年后重聚，在塘栖
聊到阿德师傅烧的片儿川、油条、糖吞蛋，聊到熟悉的已不
复存在的地标，最后从“长长斯远”想到《诗经》，没有人刻意
提起离愁别绪，但是诗词使得朋友间原本闲适的对话多了
几分伤感。何易从是故事着墨最多的人物，他一步步从小
镇到省城，再从省城到首都，然后又从首都回到小镇。诗词
是他怀念故乡小镇的一颗纽扣，用“望美人兮天一方”给女儿
起名字，用“载驰载驱，聊以忘忧”给儿子取名字，诗词中包
含他的乡愁与他面对更替的无可奈何。这是他的寄托，也
是按部就班生活的陈易知、最终选择讲书的戴正的寄托。

“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诗词展现着情谊与遗憾——一种无可奈
何的宿命感不仅包裹着每个人物，也揪着读者的心。作品中人与人之间情感的变化
通过诗词表达，并且从中能感受到人物的不同特质。戴正洒脱逍遥，靳天、陆韶有一
股“仕气”，何易从、陈易知二位一体构成作者心中的江南文人。诗词中有着无限对故
乡的怀念与深情，明明每一步都没有走错，但是成长带来的遗憾却无法弥补；明明彼
此情谊依旧，但被时空阻隔，重聚的日子难如登天。短暂爱情里的遗憾、大时代背景
下身不由己的遗憾、故乡味儿不再的遗憾、情谊转淡的遗憾都嵌在诗里，悄悄浮现。

“客舟夜泊塘西浦，灯火几家犹未眠。姹女纳凉谁氏宅，小儿唱歌何处船。”诗
词凸显江南文学之韵味——平缓松弛没有绝对故事中心和冲突点的叙述，让读者
始终像和同伴唠家常一样，怀着放松的心情阅读这篇气息绵长的小说。故事中穿
插着独特的江南水乡腔调，如“嬢嬢”“荡发荡发”“白相”等，这就使得我们犹如置身
于同样情境中。富有古典意境的诗词帮助读者形成对一个地方的初印象，这是跨
越时空了解文化的过程，诗词又将人带入情境，在相互交流中流露出的水乡腔调无
形增添了江南本身的气韵和特色。

诗词是引子，为读者打开一扇了解江南的窗口并提供一种引起共鸣的方式，甚
至生发出一种独特的江南文化哲学。看着塘栖从最初完全自然的气质随着码头的
凋敝发生改变，诗词意境的沉重对应人物对昔日故乡的否定过程，令人唏嘘。因此

《鹊桥仙》串联起故事中的江南韵味，回顾塘栖小镇的文化更迭，令江南之美化作标
本沉淀在每个人心中。

有些故事注定只有在那个地方才能发生，读罢《鹊桥仙》，令人难以割舍的不仅
是一句句意蕴绵远的诗词，更有那些让诗词有了色彩的人和事。柳敬亭茶书场，戴
正一袭灰白长衫，脚踩布鞋，清清嗓继续讲《鹊桥仙》。终是一语成谶，他的书中人，
一个也不会留下，都变成了小镇客人。


